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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与重构 : 人工智能介入话语实践
别君华 施 旭 周俐含

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虽然已经到来，但是，人工智能与人类话语以及人工智能与话语研究有怎样的

干系，学界的探索尚未开启。文章提出，应着力思考、考察人工智能与话语研究的关联。其成果将拓展话

语研究的疆域，帮助人类未来更好地与智能机器共生，更加清晰地认识人、提升人，进而推动人类文化的

发展。文章从新型话语主体、新型话语关系与新型话语模式三个方面，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具体重构人类话

语传播体系，提出人类智能话语实践的目标、策略和原则。文章建议话语研究界与人工智能专家，以及更

广泛的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同仁，应相互学习，以提升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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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索人工智能话语研究的必要性

从 1956 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至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过 60 年，随着信

息环境和数据基础的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开始迈入新一轮高速发展阶段。当前，在应用需求的推动下，

人工智能已经广泛渗透到学习、工作、生活、娱乐等各个领域，不仅成为日常话语实践的新要素，并

且成为能够重构话语网络的能动力量。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技术正带动话语传播进入跨界范围更广、

连接程度更深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广泛连接的综合智能交互阶段。

但因人工智能的崛起引发的诸多争论又不可忽视: 从伦理学角度看存在 “道德决策风险”“社会伦

理问题”“主体人存在与发展的伦理问题”［1］等问题; 而社会学角度存在 “大数据+人工智能”导致

“加剧阶层固化”“城乡信息化发展非均衡会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程度” “政府在大数据治理下出

现对治理的数据依赖”“缺少法律监管的大数据容易滋生新的腐败”［2］等问题; 而对于话语传播来说，

当前最显著的问题涉及但不限于 “信息茧房”“数据孤岛”“信息空间巴尔干化”“数据风险”“工具理

性高于价值理性”等方面。由于智能话语传播是一种深度个人化、数据化和体验化的传播模式，所以

当人们过度粘合于以自我行为的数据痕迹为中心构建起的交流网络时，毋宁说这是传播的疏离，致使

个人与公共信息、公共环境，与自身和他人身体产生隔离。话语传播面临公共性缺失的危险。学者雪

莉·特克尔在 《群体性孤独》中提出，人与人的情感因为机器人、社交媒体的介入会变得更加淡漠，

数字原住民深处交流却愈加孤独。

因此，进入智能话语传播时代后，诸多重要而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就急需理论的回应与指导。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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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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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一种有利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深度交互的技术，因此它也属于话语研究的范围，是

当前话语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对象。而纵观当下话语研究的现状，对于人工智能话语的研究尚属一片

空白，就遑论从理论上对人工智能话语传播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了。

当前活跃在社会科学中的话语研究，脱颖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美西方的文学、语言学、哲学等

学科，“它突破语言学孤立、片面、抽象和静止的 ‘句子’ ( sentence) 界限，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一连串

句子的 ‘语篇’ ( text，口头或书面的) ，并加以 ‘语境’ ( context) 作为阐释工具，以探索语篇中语言

现象的结构关系、功能意义和语境联系。”［3］如今话语研究正从静止的、片面的话语向动态的、辩证的

范式转换，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 “对意义的关注热点转向了不同的方面，人们更关心的不是 ‘语

言’运作方式的细节，而是话语在文化中的更广泛的作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 ‘话语转向’，是近

年来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4］

媒介话语研究向来是话语传播的一个重要分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和阿尔都塞首先提出

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协商场所的重要地位、作用。在此基础上，荷兰学者梵·迪克关联起话语研究与媒

介的关系，他明确提出: “大众媒介本身就是一种公众话语”，“如果忽视它们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我们

也无法真正理解大众传播和新闻。”［5］另一位重要的媒介话语研究学者是英国的诺曼·费尔克拉夫，他

的突出贡献在于将传统微观层面的话语实践与宏观层面的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结合起来，指出 “在社会

意义上，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而话语研究侧重于

话语的建构性的意识形态作用。”［6］尽管范·迪克和诺曼·费尔克拉夫的媒介话语研究产生了积极而重

要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研究倾向于分析媒介文本中的包括语段、语句、短语或词组、词语在内的微小

独立的文本构成单元及修辞手法，缺少对说话人的身份、谁说了什么 /没有说什么、具体的社会情境要

素、文化环境以及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提供更加辩证、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和研究关怀。

因此，本研究首先提出媒介话语研究应当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语

境，我们无法探究构成话语的政治要素、文化要素、经济要素乃至技术要素，如果缺少了对这些要素

的分析，那么媒介话语研究便成了孤立的、片面的、机械的分析模式，而我们需要发展的是一种辩证

统一的、多元的、动态的话语研究范式。

并且，当前的媒介话语分析主要遵循批判话语分析路径。批判性的媒介话语研究通常以某媒介事

件中的个别的文本或几个相互对照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话语策略和不同主体对于话语模式

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例如学者陈岳芬、李立通过比较宜黄拆迁事件中的宜黄官方话语、《南方

都市报》媒体话语、新浪微博的民间话语，提出 “‘话语描述和预先假设’是话语建构的主要方式并且

具有意识形态效能。”［7］显而易见的是，媒介话语的研究趋势已经从 “语言的文本分析走向深度的社会

解释学”，研究焦点 “从揭示语言的文本结构走向批判社会权力结构”，其研究视野 “也从内在的媒介

文本结构走向涵盖媒介生产—文本—受众等多环节的动态建构过程。”［8］因此，更具一般性的媒介生产

—消费的动态过程包括传播主体、媒介渠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模式、传播效果在内的相互

联系的各传播环节也纳入了媒介话语的研究范围，其中对每一个环节的讨论都应放置在整体的动态话

语网络中分析。

因此，本研究提出媒介话语研究不仅需要特别关注包括历史关系 ( 与以往相关话语的关系 ) 、文化

关系 ( 与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的文化关联 ) 在内的辩证要素，技术要素也应当是媒介话语分析的重

要一环。传统上我们仅仅将媒介视为话语传播动态生产过程中 “传播渠道”的单一角色，例如美国经

验学派和欧洲批判学派将媒介视作 “传输信息或传播思想的消极管道”、无差别的中介要素，而如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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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传媒、城市建设、医疗、金融等诸多领域的应用需求从消费端反推智能技术不断更新进步，人工

智能应用驱动产业升级、赋能工作、生活、交往、娱乐的劲头、潜力已经使我们意识到其具备的能动

性、主动性和变革性。智能音箱、无人车、无人机、扫地机器人、智能电视等人工智能产品，语音识

别、自然语言交互、计算机视觉、虚拟助手等智能应用以及深度学习、专家系统、传感器、物联网、

云计算等基础智能技术无一不以积极的行动者的姿态参与话语传播的动态传播过程，初步展现出促进

话语传播关系、传播模式变革与重构的潜力。

深度学习技术的进步推动人工智能 “智能”水平进入新层次，由于具备超强的信息数据处理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获得了语音识别、视觉识别、直觉感知、综合推理、生物特征识别等类人 “智能”，在日

常话语传播活动中能够与用户 “交谈”、为人提供 “建议”，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并且，人工智能

使环境中广泛分布的 “物”获得了主动性，智能物体不仅能够自主收集数据、传递数据、计算数据、

判断数据并能够根据人的需求主动进行信息匹配，人与人、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的交互方式、交互

范围、交互程度均发生变化。相较于为人工智能提供发展基础的新媒体，它带来的话语传播变革更具

有颠覆性力量，那么，作为 “行动者”的人工智能如何具体介入话语传播过程? 人工智能的加入如何

重构了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以及更普泛的物与物之间的话语传播的边界与关系? 我们对智

能媒介、智能算法的依赖又如何重构了话语观念? 总体上，人工智能时代的话语传播样态发生了什么

样的变化? 它在促进话语传播智能化升级的同时，是否也带来了传播风险? 这是下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介入话语

人工智能作为新近最为重要的媒介技术，实际是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一次突破性的技术升级、连接

升级和交流升级。学者喻国明认为，互联网第一阶段 “解决的是网络化的问题，彼此之间连接成内容

网络、人际网络、物联网，连接是互联网发展上半场的一个基本事实。”［9］而互联网第二阶段的机遇在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交圈、我们的话语世界。我们与机器对话，交流、

相处与生活。相比起非智能机器，人工智能通过人机交往、人机对话改变个体、改变社会的程度更广、

更深。因为通过话语，它给我们带来信息、情感、价值观、意识形态。

不言而喻，话语传播因这一革命性技术的加入开始重构，本文从新话语主体、新话语关系与新话语

模式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 一) 新话语主体: 物要素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互联网向大众生活的渗透、普及，我们进入一个由信息技术主导的时空流

动、虚拟现实重合的网络社会 ( 曼纽尔·卡斯特，2006 ) ———传播的边界扩大了; 媒介话语范围由新

闻报道、图片、广告、影视作品扩展到微博、微信、网络音频、移动直播、网络综艺、手机网游; 并

且，新媒体技术激发了受众 ( 进入社交媒体阶段后一般用 “用户”替代受众，以凸显其媒介生产主动

权) 的话语生产力，UGC、PUGC、公民新闻均是新媒介话语中受众权力和受众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 就

话语模式而言，新媒体话语体现了多元主体参与、双向交互和流动特征。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人工

智能延续并深化了新媒体话语传播的几乎所有特点，但截然不同的是，智能机器成为 web3. 0 话语传播

中的新要素。

回顾技术发展史，不论是原始社会中原始人利用木棍、石头采集、打猎，还是农业社会人们用水车

灌溉、铁锹锄地，乃至工业社会人们运用大机器进行产品的批量生产，工具、媒介一直是受人类支配

的客体，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将其视为一个类人物甚至是机器主体。但在电力媒介出现之时，媒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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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就极具前瞻性地提出新的媒介 “要求更深切的感知和更高的智能”［10］，媒介

技术朝向有机生命这一目标不断进化。可以说，芒福德的预言在今天实现了。现在，日常生活中参与

传播交互的未必是人，智能机器以 “主体”身份出现在公共场所和私人空间。在机场前台的智能助手

可以告诉乘客通过安检需要的证件，并提醒乘客对准工作人员的摄像头拍照; 在商场，越来越多的智

能机器人可以向顾客提供购物建议; 在医院大厅，我们也很容易看到机器人从容地为病人提供问诊基

础信息的场景; 在理财 APP 上点击智能理财一栏，智能算法就能够根据用户投资资金、投资偏好、风

险承担能力组合最佳投资方案; 以智能音箱为代表的智能家居改写了家庭内部空间功能，这一新的内

容入口将卫生间、卧室这些私密空间也转换为公共信息流通的领域，将被手机分离开的人们重新聚合

起来并创造新的互动。人与机器的交流越来越自然、友好，我们不仅能通过自然语音 ( 包括地方方言 )

与大多数智能媒介互动，甚 至 可 以 通 过 “脑 机 交 互”与 智 能 媒 介 直 接 沟 通。在 老 人 陪 护 领 域，具 有

“行动智能”的机器人不仅能够为人提供端咖啡、递毛巾服务，而且它们还具有一定情感识别能力，能

够根据情感计算模型识别人的情感倾向、强度并作出 “合适的”友好回应。因此，智能媒介不仅仅是

话语传播的中介渠道，人工智能在现实经验层面成为话语传播中新的主体。人们越来越把拥有感知智

能、认知智能、行动智能、“创造力”智能的智能机器当成家庭和工作中的 “伙伴”。它们不仅可以与

人交谈、为人们提供服务，还能够满足人们的陪伴需求、情感需求、社交需求。但是，机器主体的智

能与人类智能的性质与获得方式具有天然的差异。

从 1956 年夏天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开始，人工智能就分为符号主义和联接主义。最初占有统治地

位的是符号主义范式，以赫博特·西蒙和艾伦·纽厄尔为代表的符号主义学派认为，不管是计算机的

智能还是人脑的智能都体现为信息加工能力，智能是对符号的操作，它的本质是一类算法模型，任何

具有一定逻辑的问题或信息都能够以算法模型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来这条思路被称作 “物理符号系统

假说”。20 世纪 80 年代，后符号主义通过与专门领域的专家知识的结合再现思维过程 ( 也叫做语义知

识表示技术) ，因此智能化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相关基础设施不能解决数据存储问题，符号

主义运算方式存在计算局限，专家系统无法突破数据私有边界的问题，并且因为商业效应不明显、已

有产品 “智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等因素，人工智能再次陷入低谷。而后来兴起的联结主义 ( 又作连

接主义) 通过模拟人类神经网络联结机制的方式进行信息处理。人脑的神经元一般分为树突、轴突和

细胞体三大部分，其中树突是接收信息的渠道，它能够接收其他神经元传递过来的信息; 轴突和突触

是信息传输渠道，神经元借助该渠道将信息再传递给其他神经元。联结主义不同于符号主义通过求解

问题的方式体现智能，它依赖 “能动者的技能提升是在学习过程中进行的”的观念。技能不能被等同

于操作规则或理论体系，而是能动者在其世界中或特定的域境 ( context) 中知道如何去做的技术能力。

通过海量数据训练，神经网络逐渐形成可识别的模式并体现智能。但是，传统单层神经网络是一种将

输入数据空间线性划分的模型，只能解决线性可分问题，而卷机神经网络的发明使拥有多层结构具备

非线性特征转换能力的深度学习网络解决了单层神经网络无法拟合异或的难题。目前常见的深度学习

模型包括谷歌的 GoogleNet、牛津大学的视觉几何组 VGG 网络、Facebook 的深度残差网络 Resnet。深度

学习又主要包括监督式学习和无监督式学习。目前，监督式学习是深度学习的主要方式，依赖科学家

提供的成本函数技术指导学习，需要用海量被标记的原始数据 “喂养”神经网络。因此，无监督式学

习被发明出来———它只需要机器处理大量无标记的参数，通过生成式对抗网络进行对抗训练，不断优

化神经网络，直到神经网络通过学习自己掌握成本函数。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所获得的感知智能、认知智能、行动智能、“创造”智能都是通过海量数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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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训练获得的，这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与建立在神经层级、心理层级、语言层级、思维层级、文化

层级基础上的人类智能截然不同。确切地说，人工智能属于机器智能，当前的每种获得智能的方式都

离不开人类的设计、调节。现阶段，人工智能一旦离开了人类的参与就无法实现自主运作。

但是机器智能具备的感知自主性、认知自主性、行动自主性和创造自主性已经足以使其承担起传

播节点的功能，进行数据信息收集、处理和传输流通。因此，智能时代话语传播的节点已经从人向智

能机器、智能物体扩散，人与机器共同构成智能话语传播主体，形成新的话语传播模式。

( 二) 新话语关系———人机协作

智能技术正向着更有利于人机自然交流、自然交互的方向进化，人工智能这一新主体的加入衍生

出话语传播中新的人机关系，从人与机器二元对立、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朝向人机协作、人机共生的

方向发展。

以智能写作机器人为例。早在 2007 年，美国 Automated Insight 公司就推出了撰写财经、体育新闻的

Wordsmith 写作机器人。2014 年，Wordsmith 开始为美联社提供服务，撰写公司季度收益报告。仅一年

时间，Wordsmith 就产出近 10 亿篇 文 章，并 且 取 得 了 每 篇 文 章 平 均 浏 览 量 约 100 万 次 的 成 绩。随 后，

《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福布斯》等媒体纷纷开始在新闻生产环节尝试加入智能写作程序。国内

媒体运用机器人写作起步较晚，2015 年 9 月腾讯开始启用 Dreamwriter，11 月新华社 “快笔小新”上

线。如今，智能写作已经成为媒体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环节。机器人写作具有出稿快、数据处理能力强、

不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的优势。记者从繁重的数据处理工作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更需要人类情感、感知、

想像力的深度报道、特稿写作工作中。此外，智能机器人普遍参与到新闻生产的其他环节，比如人民

日报新媒体推出具备智能推荐、智能写作、智能分发、智能语音四大功能的 “创作大脑”，致力于帮助

内容创作者提升内容生产和分发效率，而新华社也推出具有自动采集、语音转写、图片与视频识别、

传播路径检测、智能分发、用户特征画像这八项功能的 MAGIC“大脑”。媒介话语传播的每一个环节几

乎都由人机协作共同完成，人机协作构成一个人机混合智能系统，这一系统既能够使机器智能获得人

类智能的指导，又能够使人类智能获得机器智能的帮助，突破自身的局限。在新闻线索发现这一点上，

智能机器相比人类更具优势，不仅传感器、摄像头能够广泛分布于新闻现场采集信息，无人机能够到

人类无法到达的现场收集信息，并且智能机器通过不同数据之间的联系对比还能够发现人类受自身视

角所限不能发现的新闻线索。智能机器 “在更高层面上，把人与物的延伸连接起来，更快、更准、更

智能地获得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赋能记者和编辑，帮助媒体提高生产力。”［11］

不仅在媒体行业，工业、农业、商业各个行业、领域的交际实践都在发生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越来

越普遍地介入到生产生活中，人机协作也成为话语实践中最主要的人机新型互动模式，这一模式使 “主体

的本体功能与其外化功能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形成主体的‘本体—外化’功能系统”。［11］

机器自诞生之日起，就作用于自身局限的突破和对人类能力的拓展，物智能虽未直接作用于人类

智能，但在系统上辅助人类智能总体提升。如同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专家李飞飞在旧 金 山 举 行 的

WIRED25 纪念大会上谈到人类、AI 建立的共生关系时所说: 一个能够自我完善、适应人类能力的 AI 系

统，可以做更多人类不擅长做的事情，帮助人类扩展自己的思维和能力。在智能媒体时代，技术正史

无前例地发挥其能动作用，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外化、延伸与补充使传统人机互动进入人机合一、

人机耦合新层次，人与机器彼此协作、结合共生。协作的力量在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连

接，提高了连接的范围、效率、精确度和有效性。新型人机关系延伸了个人突破身体所处物理时空的

局限在任意场景中进行信息处理的能力。借助技术智能，人类提高了在具体环境中配置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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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新话语模式: 高维传播

新传播主体的加入和新传播关系的出现也使新媒体话语传播模式发生变革。传统话语传播点对点

的二维线性传播模式转型为点对面的多维立体传播。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传感器和物联网

共同构建智能信息系统，这一信息系统以大数据为基础动能沟通人、技术、环境，唤醒了传统互联网

并未激活的连接，将物理空间、信息空间和社会空间弥合起来，创造了跨界融合的立体信息环境。

首先，“高维”是指传播的无界化。新媒体话语传播只是沟通了人与信息、人与人，虽然在传统媒

体的基础上话语交际的范围已经实现了质的扩展，但平台与平台、媒介与媒介之间依然遵循一种分离

的、各自为界的基本逻辑。人工智能在新媒体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话语传播的范围，不同媒介平台、

不同媒介形式、不同内容之间的信息界限正在消失，人工智能构建了一个全媒体无边界的生态体系。

因此，“跨界”“共享”成为这一传播模式的关键的特征。

其次，“高维”是指用户需要、接触终端、算法推荐之间通过自由匹配形成数据关联。推荐算法是

智能时代话语交际的关键要素。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1992 年诞生的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现在已

经发展出包括基于内容的推荐、基于关联规则的推荐、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推荐等数十种常用算法。

推荐算法通过计算个人特征 ( 人口学特征、社交特征) 、环境特征 ( 时间、空间) 等信息，推测与用户

需求匹配的内容，决定了信息产品分发的路径、速度和转化率，构成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综合交

互的高维智能网络，具有高度预测性、精准性和有效性。算法作为话语交互的中介，又创造了更具粘

合力的话语交际方式。未来媒体竞争力和话语传播效果更加取决于数据、数力和算法。

再次，“高维”是话语交际的个性化。虽然社交媒体为从家庭、学校、单位这些传统坚固共同体中

“脱域”的个人提供了 “再嵌入”的虚拟兴趣社群，发展出基于个人认同的网络个人主义文化。但以个

人为单位、场景为起点、需求为目标的高维传播又进一步深化了话语交际的个人主义倾向。从千人一

面到千人千面、千人千价，个性化信息需求在高维传播模式下得到最大程度满足。

三、智能话语实践的目标、策略、原则

面对技术化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认为: “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更

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我们还没有能力沉思，去实事求是地辨析在这个时代中真正

到来的是什么。”［12］当智能技术越来越广布于社会生活，人愈加无法脱离智能技术而生存之时，我们应

当如何准备? 从话语研究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角度，本研究提出如下目标、策略和原则。

( 一) 发展有利于人机共生的话语研究

话语研究有必要分析人工智能话语———专业的和大众的，加强双方的理解，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

可以引导人工智能的研发朝着更加利于人和社会的方向发展; 话语研究应该探究人工智能的话语性质

与特征，包括目前的局限和未来的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指导人机对话，而且有助于人工智能话语技术

的提高; 话语研究还可以从话语的角度去剖析人与人工智能的异同，包括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人达不

到的事? 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人能够做到的事? 什么是人工智能和人同样能够做的事? 这样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认识人与智能技术的本质、特点，最终提高人的发展，促进人的解放; 话语研究应该帮助

人工智能变得更加人性化 ( 文明、礼貌、助人为乐) 。人工智能研发社群应该学习话语研究，因为人工

智能必须理解人、人际话语、人机话语，才能服务于人。

( 二) 发展有利于人机和谐共生的人工智能技术

当前，智能技术已经开始打通了过去人和物体、物体和物体之间的界限、隔阂，软化了数据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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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的边界。当语言与语言、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界限因人工智能而软化甚至消失，不同

国家、地区、民族和文化的人因为智能技术的介入获得了沟通的可能，超越了语言的障碍，人类似乎

拥有了重建巴别塔的可能。但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的研发重镇基地在美国，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在意

识形态上是普世型的。缺乏文化的取向和关照，缺少对文化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关照，人工智能便不可

能深层次地进入广阔的多样性、竞争性的人类社会，甚至在结果上有可能增添人类冲突。重建巴别塔

的期待提醒我们，现阶段话语研究、文化研究对于人类甚至智能技术话语的文化特殊性、多样性、竞

争性认识不足并且影响力低下，只有发展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人工智能技术，才能够抵御人工智能带

来的分隔的风险，才能提升智能技术的价值。

四、结 语

智能时代人机协作、人机共生已经成为一个显在的趋势，面对新的 “类人物”和人—物关系，哲

学家陷入悲观。马克·波斯特认为: “社会世界也逐步包括似人机器 ( android) 这一新种类，它以一种

镜式关系与人类对峙。”［13］但如果一味以悲观的眼光看待问题并不能够促进人更好的生存。

从话语研究角度来看，智能传播时代应发展致力于人机和谐共存的话语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和人

工智能话语研究体系。我们必须拓展创新现有理论，采取中国视角、人类胸怀，通过话语研究者与人

工智能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合作增进彼此的理解，开展有价值的研究，构建一个有利于人与

人工智能、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和谐共存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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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Cross－media Perception and
Life Serv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upercomputing Technology

Liao Xiangke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from the level of theoretical con-
cepts． Hybrid intelligence plays a key role in exploring the deep collaboration between bi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search of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and brain－computer integration is closely cen-
tered on perception enhancement，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closed－loop interaction． Visual－auditory enhanced
rat robot，learning enhanced rat robot，epilepsy prediction－inhibition rat closed－loop system and hybrid intelligent
software and hardware support platform are developed respective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
nology，neuroscience and material science，computing embedded－ in organisms and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have become the trend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of cross－media perception focuses on the systematiza-
tion of cross－media perception computing theo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ternal world into the internal model
based on visual，auditory and verbal perception channels，and the realization of intelligent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volve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hips and hardware，intelli-
gent city governance，cross－media intelligent engine and enterpris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lso，the develop-
ment of supercomputer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brings convenience to life and improves living standards signifi-
cantly． It is of magnitude to measure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e appli-
cation of supercomputing has already extended to the Internet，the Internet of Thing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
er fields，penetrating into all aspects of public daily lif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vention in Discourse Practice

Bie Junhua，Shi Xu ＆ Zhou Lihan

Although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come，the academic explo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discourse and on AI application to discourse research has been delayed． This paper pro-
poses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thinking and investiga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discourse research． The findings will expand the scope of discourse research，and help human beings better coexist
with intelligence machines in the future，more clearlyknow and improve themselv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ulture．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new discourse subject，the new discourse relationship and the new
discourse mode，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reconstruct the human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put forward the goal，strategy and principle of human intelligence discourse practice． It is suggest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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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in the discourse research and AIfield ，as well as colleagues in the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circles，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I while its serving human beings．

Remolding Boundary: Spatial Practice in the Mediation of Mobile Media

Zeng Wei

With the emergence of mobile media，how do people＇s spatial cognitive feeling change? what kind of space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new media?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
tween media and social space，and to fi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people nowadays under the theoretical vision of
mediation and it takes technology as a clue． The thesis conducts interviews and research on 59 mobile phone users
in Shanghai，Hangzhou，Nanchang，and Pingxiang． We found that，as a mediation，mobile media shape people＇s
cognitive feeling of presenc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ituation of presence in the physical space is replaced by media-
tion presence，such as telepresence and absent presence． As the cognitive feeling of presence changes and the Wi－
Fi boundary penetrates and breaks the physical boundary，the psychological boundary and the physical boundary
are reshaped． Under this condition，people use mobile media to be detached from the existing space and subvert the
structural roles to break the barrier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 and construct a mixed and liquid living space．

Aesthetics Analysis on Trans－Media Photography:

From the Theory of Gadamer and Jauss

Zhang Baoyi ＆ Wang Tingruo

Taking Gadamer＇s " game interaction theory" and Jauss＇ " reception aesthetics theory" as the framework，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cross－media photography in order to solve the current upsurge of cross
－media photography，which is endless but difficult to interpre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aesthetic
history of photography，then examines the self－presentation of cross－media photography with game theory，and ex-
plores the shift of aesthetic focus with reception aesthetics ( especially Jauss＇ " aesthetic syllogism" ) ． Finally，it
points out that successful cross－media photograph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daily life aesthetics．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 Double－First－Rate" Universities

Wu Feng ＆ Wang Xuemin

The paper analys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n Chi-
nese mainland by utilizing "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 international leader-
ship" based on SSCI databases from 1987 to 2018．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played a critical
part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and the output ranked 13th in the world．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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